直击当前听课的痹症

      笔者在查阅大量教师听课笔记的基础上，结合日常听课的观察所得，发现当前的听课存在“七化”现象。

   一、数字化

   听课者将课堂教学的过程人为静态化、数量化，以具体数字的记录来听课和评课。在整个听课过程中，详细地记录学生回答的人数，教师提问的次数，问题的个数，小组合作的次数，讨论时间的长短，板书的多少，教师几次下讲台，教师几次微笑，开小差的人数等等。紧接着，在评课时，根据这些“数据”，找对应的“数量关系”，遵循所谓的“公式”，进行“逻辑推理”。“数字化”听课的缺失是：重“量”的罗列，轻“质”的剖析，重“显性”的描述，轻“隐性”的考察，重“静态”的定格，轻“动态”的把握。其结果是：课堂上鲜活、丰富的师生对话过程被一大堆冰冷的“数字”取而代之，教学内容被架空了，教学情景被剥离了，教学方法被抽空了，从而“课”被干化了，“意义”被遗忘了，“人”不见了，“活课”常被听成“死课”。

   二、模式化

   听课者先入为主，带着一种固定的模式去审视课堂：第一步看教学目标，第二步看教学方法，第三步看教学内容，第四步看情景创设，第五步看语言表达，第六步看板书设计……不可否认，听课过程中确需关注以上这些方面，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是什么，是什么促成这种关联，怎样关联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关联等等问题探索常被忽略。“模式化”听课的缺失是：试图用一种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模板去审视所有的课堂，过分强调课堂的“预设性”，而忽视课堂的“生成性”，过分倚重课堂的“抽象面”，而无视课堂的“具体性”，过分倚重课堂的“常规性”，而淡漠课堂的“超常规”，过分倚重课堂的“共性”，而轻慢课堂的“个性”。事实上，每一节课在本质上都是独一无二、不可再现的。每一节课在教学目标、方法、内容、情景等等方面都是具体的，有所侧重，有所取舍。其生成的结果更具有显在与隐在的差异性。简言之，模式化的听课方式常导致听课的粗线条、大而空，走过场现象，陷入“反复听，听反复”的怪圈。

   三、文本化

   听课被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性的“会议记录”。听课本上事无巨细，一字不落，毫无甄别地记录着整堂课教师授课的内容、教学的提问、语言的过渡、学生的发言、板书的内容……一节课“听”下来，记下满满“十几页”，手酸，笔乏，人更累。“文本化”听课的缺失是：忽略自我在“听课前、听课中、听课后”的问题探索、智慧角力与价值判断，满足于“文字符号”的刻录，听课被置换为抄课，以记代思，沦为一种简单的“体力活”。

   四、片断化

   听课者过分拘泥于听课细节，将一节课完整的课堂过程人为地划分为若干个“条块”。其主要表现：一是，分段。俗称“三段论”。将课分为“开头、过程与结尾”。要求一节课开头要像豹头，过程要像猪肚，结尾要如凤尾，苛求完美。其偏误是，将课变异为是一个嫁接着豹头、猪肚、凤尾的“怪物”，而无视课堂是师生间情感世界自然对接而生发出“清水芙蓉”的精神本义，二是，分节。俗称“三个15分钟”。即按时间顺序将45分钟的课人为分为三节，固执己见地记录前15分钟课上的情况，中间15分钟课堂的发展，最后15分钟课堂的小结，从而以此来节点、预测、审视“课堂”，并作为评课的依据。其偏差是，将课定制为是一幕幕预先排练好的“话剧”，而忽视课堂是师生每时每刻“现场自播”的生成本义。三是，分块。首先，将课上师生的教学过程进行还原，紧接着课堂的教学内容被分割为若干“条块”，然后按知识与技能，方法与过程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，一一贴上标签，对号入座。其结果是，三维目标三位一体的空间关系被断化为平面化的线性关系，教学过程被强行进行脱水和干化。

   五、形式化

   听课被当成一种纯粹为应付任务，便于交差的活儿。其主要表现：一是，听开场。课刚一开始，一见有机可乘，主动让座，脚底抹油开溜；接一个电话，便不见踪影，如此种种。二是，听中场。听课者或中途退出或中间加入，搞听课的友谊“接力赛”。三是，听全场。整个听课过程，人在心不在，或改作业练习，或看书读报，或面朝窗外，或闭目养神，只求涂鸦上几页，只待下课，走人。其结果是，听课被当成是一种 “多出来”的额外工作，心不甘情不愿，45分钟无异于一种“苦役”，不仅浪费时间，一无所得，更加不尊重上课师生的劳动成果，于人于己都无益。
   六、极端化

   一是，专挑短处。听课者作为帮助者的角色发生偏差，专找教师课上的失误，专听学生表达的不足，为失误而失误。其结果是，点评时，只讲短处，不顾其余，一些批评颇有“鸡蛋里挑骨头”之感，听课演变为一种刻意刁难。二是，光找长处。听课者作为建议者的角色发生偏差，专挑课上的优点讲，对于缺点避而不谈。其结果是，在一片赞扬声中掩盖了不足，欠缺共同指出问题，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的坦诚与努力，听课演化为一种互相吹捧。

   七、学科化

   听课者“对号入座”只听自己本学科的课，视跨学科听课为徒劳的“多余”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“禁地”，偏科倾向严重。其主要表现：一是，听课的学科闭锁化。将听课限定在自己所从教的“ⅹⅹ学科”上，而听“ⅹⅹ学科的课”又常被一步步锁定为只听“ⅹⅹ阶段ⅹⅹ年段ⅹⅹ出版社编写的ⅹⅹ学科的课”，从而漠视其他学科的教学，禁锢在分科教学的藩篱之内。听课的意义范畴被不断地窄化，出现“我的眼里只有你”的狭隘听课观。其听课的路线图可示意为（以语文科为例）：听课—→听语文课—→听小学或初中或高中的语文课—→听小学或初中或高中的某一年段的语文课—→听小学或初中或高中的某一年段的某一教材出版社的语文课。二是，听课的学科等级化。听课被人为地分为是听主科还是听副科，以不平等待之和处之。所谓主科和副科的划分标准是看该科目是否同中考或高考挂钩。于是乎，美术、音乐、体育等学科少有人问津，听课被强行植入功利化的基因，深陷功利主义的泥塘。一言以蔽之，学科的闭锁化是对听课本义的“窄化”，而学科的等级化则是对听课意义的“异化”。

   （作者系福建师大课程中心课堂教学团队成员、福建省南安鹏峰中学教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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